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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回忆
我现在全身沾满精液的躺在圣莉莉丝骑士学院的男厕里，在我旁边不到10cm的地方，就是小便池。崭新的制服裙，洁白的丝袜全都被撕的如同一片片碎布。又圆润又纤长的双腿之间，肛穴已经合不上了，精液从穴口好像酸奶一样流出来。前面，原本作为男性象征，却因为某些原因失去了蛋蛋的肉棒中部，被残忍的穿上了一个圆环，血渍混合着别人的精液还有我的淫水从穿孔的位置渗出来。保养良好的及腰金发，里里外外浸满了精液，不仅有那些男人射在我脸上溅到头发上的，还有那些直接拿我的头发裹住肉棒自慰射精的。当然，我的嘴巴也不能幸免，现在的我，每一口呼吸都能感觉到嘴巴里多种精液混合而成的腥臭气味。
挣扎着坐起来，想着找点水，洗把脸时候，我已经不自觉的将脸上的精液全都抹到嘴里了。
叹一口气，试着扶墙站起来，刚走没两步，胀痛的肛穴和酸软的双腿又迫使我坐下来。不远处，仿佛是故意嘲弄我一样，那些男人用精液将几张钞票黏在一起，扔在地上。我无奈的笑了笑，抬起头，越过窗户，看着天上洁白的月亮，我不禁想起自己怎么一步一步变成这样的。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不知道呢，时间，应该是公元2018年10月1日吧。那天，我戴着金色大波浪假发，化着艳丽的妆，穿着打扮犹如一个欲求不满的风骚OL，乘着月光，一个人独自在街上散步。伪街，算是我藏了最久最深的一个秘密。倒霉的是，当我路过一个没有监控的小巷的时候，一双粗糙的大手一把将我给拽了进去。之后，我就被奸杀了，那个强奸犯强奸我的时候，竟然还说“早知道干男人这么爽，我还强奸什么女人。”
临死前，我仿佛看见有一个裹着银色电路的黑色阴影从我的身体里钻出来，像青烟一样飘摇直上，然后我的意识就慢慢停止了，像被吹灭的油灯似的。
再一次醒来，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婴儿，也就是现在的我。
我的父母，是大航海开始以后快速发迹的新贵族。父亲原本是个骑士，拥有一枚帝国勇士勋章和数枚等级较低的其他勋章。母亲听说是某个神父的私生女，不过并没有什么证据。
大概是前世被奸杀的痛苦回忆，这辈子刚刚开始是几年里，我一直忍耐着，尝试像个普通男人一样过一辈子。
但是，每一次看到母亲买了新裙子，我就忍不住的幻想，要是我穿着那条裙子该是怎么样。终于，当父亲的船队，从远东带回了一件纱丽以后，我一直压抑着的女装癖又爆发了出来。
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做梦都梦到自己穿着那件纱丽，万众瞩目的参加各种晚会，和各种各样的成功男性约会。
终于，在我14岁的时候，我给自己买了第一条裙子。那时候，我在弗伦多的皇家狮鹫学院读书，学习军事、剑术、搏击、弓弩还有骑马。因为一个人一个宿舍的原因，我得到了一个充分的私人空间。我重新学习了伪声和化妆，衣服也都是以送给朋友的名义去裁缝店订制，当然，三围用的是我穿上义乳垫了臀以后的数据。
最开始我还仅仅只是在宿舍里穿着裙子自我满足。后来，野心和欲望逐渐膨胀了的我，在学院外面买下了一间小公寓，每到周末，就到那间小公寓以女人的身份生活两天。
除了周末的狂欢，在弗伦多，我还第一次自慰，第一次将自己想象成一个荡妇、一个妓女，一个被男人随意艹干的烂货。
原本我以为我并不是那种非常低级、非常痴女的人，结果，仅仅是因为弓弩课的时候被学长从身后抱住，他的肉棒无意中碰到我的大腿，我就好像一个离开肉棒就不能活的痴女一样，开始幻想，开始自慰，甚至最后插着假阳具去上课。
我的宿舍和秘密小屋开始逐渐出现各种各样的假阳具，还有一些迷幻剂和催情药，我开始逐渐不满足于单纯的自慰，开始追求更加刺激的高潮。从那开始，我感觉身体越来越敏感，甚至弓弩课的时候，我能够隔着两层衣服感觉到身后学长肉棒的滚烫和坚硬。而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在没有服用任何激素的情况下，我的奶子一点一点大了起来，屁股越来越翘。最开始的时候，我还有些恐惧，不知道这种变化是好是坏，可是随着这些变化的加深，每次用肛穴自慰时候得到的越来越强的快感，飞速的冲散了我的恐惧。等到一年多以后，从皇家狮鹫退学的时候，除了胯下那个依然还在的物件，我已经完全是一个女人了。无论是性欲上还是肉体上，我有信心不输给任何一个女人。
现在想起来，在那种情况下，我没有堕落成一个肉便器，还真是有些不可思议啊。也许要归功于皇家狮鹫学院几乎都是正人君子吧。虽然我最后那段时间，我几乎就是一个穿着男装的女人，但是那些男人也都只是微微一硬以示尊敬，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我做了什么过分的事情。
说起从皇家狮鹫退学，那个时点，还真是我家一个重要的时点。
那是我15岁的春天，父亲的船队破产了，10条出众的轮机帆船全数沉没。随之而来的，就是资金链断裂和债主上门。我家也从赫赫有名的新贵族，沦落为最下层的负债者。曾经往来密切的朋友，也都一下子切断了联系，没有人愿意再帮我家任何一点小忙。
父亲开始酗酒，喝醉了就发酒疯殴打母亲。
我也从学费昂贵的皇家狮鹫退学了。让我不解的是，退学以后，我已经痴女化的身体逐渐又开始向男性变化，胸部、臀部变小变平，面部轮廓也有了些许棱角。甚至连肛穴的饥渴都有所减轻，虽然还是要插着假阳具才稍微舒服点，但是比起弗伦多数个跳蛋加一个又粗又长的“驴大屌”才能满足已经好了太多。
父亲对母亲的态度越来越恶劣。终于，某天晚上，喝的烂醉的父亲竟然扬言要杀了母亲。再也无法忍受这个如同喝醉的疯狗一样的父亲的我，拿着训练用的木剑，照着父亲的头就砍了下去。
很明显，才15岁，又当了一年多女人，到现在还痴迷肉棒的我，一下子被父亲夺下了剑，一脚踹飞。
被踹开的时候，我的脑子里，荒唐的想着：如果这一脚把蛋蛋踹碎了，我就安心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当个靠床上功夫过日子的荡妇。
然后，蛋蛋真的被踹碎了。双侧睾丸重度破裂+中度内出血。为了保住我的小命，医生切除了我的睾丸。
不过，祸福相依，我的重伤让父亲冷静了下来。他开始四处奔波，准备重新找一条船，有了船，凭借他的门路，还债就不是问题了。母亲也没闲着，她将家里剩下的财物仔仔细细的整理出来，将能够变卖的罗列了一张清单，然后和父亲一家一家当铺走过去，全都卖掉了。就算这样，也仅仅只还了一小半的债务。
我曾经看过那张清单，母亲将她最喜欢的远东瓷器一件不差的全都列了上去，反而父亲喜欢的那些武器盔甲仅仅只有几个上榜。
几天后，父亲回来，笑着跟我和母亲说，他找到办法了。一个中东的船长答应让父亲在他的船队里当一条船的船长。
第二天，父亲笑着和我们告别。但是他，还有那时的我们，都不知道等着他会是怎样的命运。
母亲在父亲离开几天后，突然跟我说，找了一份抄写员的工作，要出门一周左右。嘱咐我好好看家。
父母全都为了还债离开了，整个家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医生会每隔3天来给我换一次药。原本来说，让我这样的病号独自一人在家是非常不对的，但是，为了还债，也只好这样了。
不过，这就给我留下了足够大的自由空间。虽然比不上在弗伦多时候穿着裙子走街串巷，我家的别墅也足够我享受一些一个人的快乐时光了。
仿佛是感觉到我体内躁动着的变态欲情，曾经在弗伦多让我的肉体变成荡妇的那股力量再次开始改造我的身体。
这次，我清楚的看到了那是什么。
那是一个女性，黑色的长发，黑色的皮肤，黑色的长裙，除了遍布全身好像电路一样的银色纹身，还有那双同样颜色的眼睛和似笑非笑的双唇。这个女人就好像一抹黑色的影子，突兀的立在哪里。
那个女人，伸出手，点在我身上，一瞬间，银色的电路沿着我的皮肤一闪而过，接着我就感到身体开始逐渐变化。
当时的我，并没有将这个女人和我体内躁动的情欲联系起来，只是惊恐的看着身体上逐渐发生的变化。几乎消失的乳房重新丰满起来，屁股再次变翘，棱角消失妩媚重现。曾经花费了月余才完成的变化，短短十几分钟内就完成了。
等我再抬头想要询问那个女人到底是谁的时候，她又好像从来没出现过一样，消失的无影无踪。
那天，我一整天都惊恐万分。我知道这个世界存在魔法还有那些能够使用魔法的神奇存在。但是，那仅仅只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一小部分人的特权，即使是只能使用一个火球这样的法术，也绝对会被帝国重金招募。为什么，为什么那样强大的一个魔法师会专程来对我施展这样一个法术？
第二天清晨，当我从恐惧中惊醒的时候，那个女人正优雅的坐在窗台上，旁若无人的说着：“我即是汝，汝便是我。自悲哀运命中孕育的漆黑之花，困于朽烂躯壳中的潘多拉哟，将你的情欲同我的名字一起释放出来吧，即便被世界唾弃，也要坚持自我，呼唤吧！我的名字！”
“Miss……”那时的我，仿佛着魔一样看着长发和裙摆都随着晨风飞扬的那个女性，嘴里不自觉的念出了两个词，是英文，我前世学过的英文，“Pistil”
在我念出名字以后，那个女人银色的双唇微微一笑，整个人如同被风吹散的黑烟一样，消散在空气中。随着女人一起消失的，还有盘桓在我心头一整天的恐惧。不知道为什么，知道她的名字以后，整个人都莫名的安心，仿佛被某个强有力的男性拥抱着一样。
除此以外，就没有其他的了。那个女人，花蕊小姐没有教我任何法术，也没有给我任何魔法道具。所以，还债的事情，依旧得靠父母的努力工作。
不过，现在我可以好好享受一下两天的女装乐趣了。
虽然母亲将大多数华丽名贵的衣服都变卖了，但是还是留下了整整两衣橱的裙子，还有一大箱子各种配饰。
和穿自己买的裙子不同，穿着母亲的衣服，感觉自己就好像偷偷穿母亲衣服的小丫头一样，忍不住想要对着镜子露出调皮可爱的表情。拜不知道谁发明的异世界版照相机所赐，我“咔嚓咔嚓”对着镜子拍了许多的照片。只等什么时候去冲洗出来就好。
就这样玩了两天，医生来的前一天，花蕊小姐再次出现了，还是和上次一样，轻轻一点，我的身体又慢慢变回了略带女性气息的男性。
因为花蕊小姐的魔法，我的下身的伤在第一次变成女人的时候就已经痊愈了。经过医生的诊察，虽然感觉难以置信，但还是接受了现实，表示不会再来给我换药，如果有问题，让我主动联系他。
送走了医生，花蕊小姐已经站在我身后了，手里还提着我放在弗伦多公寓里的一些玩具……
三天后，母亲回来。我仅仅只让花蕊小姐把胸部略微变小到不是非常突兀，就以这副男婊子的身体迎接她，脸上还化了淡妆。
母亲似乎有些焦急，对于我的变化一点都不在意。匆匆和我打招呼以后，就一头钻进了她和父亲的房间。
半夜，花蕊小姐叫醒我，带着我摸到父母房间的门口，她轻轻的打开房门，透过门缝，我看到母亲一丝不挂的躺在床上。在她旁边摆着的，是一大一小两个假阳具，母亲套好阴蒂上的那个玩具以后，满脸淫靡的拿起大的那根假阳具，一边舔一边上发条。
随后，房间里就响起了母亲：“好老公，干死我，用力，啊，就是那里……”的淫乱叫床。
第二天，母亲起的有点晚。我感觉，母亲的气色似乎比去当抄写员以前要好了不少，妆似乎也比以前要浓艳了，以前母亲很少用大红色的唇彩，也从来不用眼影。现在，嘴唇上涂着浓艳的大红色，还化着淡淡的灰色眼影。母亲依旧没发现我的变化，我感觉一整天母亲都有些心不在焉。第二天晚上，母亲依旧和前一天一样自慰着。
第三天早上，我故意向母亲问了她妆容的事情。母亲回答我，其他抄写员也都是化的浓妆，只有她一个人化淡妆太奇怪了。我没有继续追问。当天晚上，母亲就提着一个箱子出去了。临走时跟我说，这次要去一个月，有好几部书要抄写。
一个月后，母亲按时回来了。原本和我一样的金色长发染成了紫色，脸上的妆更妖艳了，唇彩和眼影都变成了和头发一样的紫色。一直保持着短指甲的母亲，竟然留长了指甲，还染成了黑色。母亲穿的衣服，也是她以前几乎没穿过的紧身连衣裙，姣好的身材显露无遗。
半夜，偷看母亲自慰的时候，我发现，她的阴毛全都剃光了，阴蒂的包皮似乎也被割掉了。
和上次回来一样，母亲依旧只在家里呆了三天。这次她呆在房间里的时间更长了。对我也更加不关心了，甚至于连我明显丰满起来的胸部都没有注意。
这次离开，母亲没说什么时候回来。不过，她临走前，留下了一大笔钱，除了用来还债的部分，还有我的生活费。
母亲离开以后，又过了一个月。离家两个多月的父亲回来了。
原本以为出海两个多月会晒的很黑的父亲，不仅没有晒黑，反而还白了几分。如果是，以前父亲是一个硬朗的壮汉，那么两个月后的父亲，大约可以称为花美男了。一直都是寸板头的父亲，难得的留长了头发，刘海的地方还挑染成了银灰色，配合他一头的黑发，衬托出一丝女性化的气息。
父亲注意到了我的变化，但他仅仅只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晚上父亲洗澡的时候，我透过门缝，看到父亲的肛穴里插着一根小巧的假阳具。
同样，父亲也只呆了三天就出门了。临走前，同样留下了一笔钱，还债和，给我买衣服的。
父亲，大概是出于内疚，已经接受了我想要当女人的事实。
从那天起，父亲和母亲，仿佛是约好了一样，两个人总是交叉开回家。
母亲的衣服，越来越短，越来越透，妆容也越来越妖艳。圣诞节前，母亲回来的时候，我几乎已经认不出这个打扮的妖艳靓丽的看上去好像二十七八岁的女人就是我的母亲了。
略显小麦色的皮肤，原本戴在脖子上的那个父亲送给她的水晶吊坠，变成了她的脐钉，脖子上则挂着假阳具的发条扳手。上身穿着一件仅仅只能裹住两个巨乳的超短黑色吊带，外面穿着一件皮草披肩。下身是一条紧身的超短牛仔裙，只要稍微走动一点，就能看到都插着假阳具的两个肉穴。
淡紫色的双唇，下唇上钉着一排六颗唇钉。穿了鼻环，一根银色的细链子连接到左侧耳环上。眉毛和睫毛做成了带有金属质感的银色，左侧眉骨上穿着一个环，环上挂着一个铃铛。眼影和头发都是宝蓝色的，泛着珠光，不知道是怎么染的。指甲大约有2cm长，做着五颜六色的美甲。
圣诞节，母亲只在家呆了一天，那一天里，她毫无羞耻的当着我的面，从肉穴里抽出假阳具，上好发条又塞回去。我不知道怎么和她聊天，仅仅只是礼节性的问好，就再也没有话题了。虽然，理论上，同样痴迷肉棒的我，应该和她很有共同话题才对。
那天夜里，母亲照常又自慰了，这次自慰的时候，她叫床的声音变成了：“好哥哥，干死我这个烂婊子，啊，后面也要，啊，亲哥哥，用力……”
真和约好了一样，母亲走了的第三天，父亲回来了。
我已经完全认不出眼前这个可以称为美女的人了。充满女人味的姿势，饱满的乳房，挺翘的臀部，姣好的面容，还有那脸上的淡妆。如果不是他主动开口说是我的父亲，我根本无法相信这个事实。
父亲的头发已经长到及腰，一束一束挑染成五颜六色的，显出青春活力的气息。柔和的脸上，双唇化着时髦的咬唇妆，眼影是少女们喜欢的樱花色，眼睛里透露出的，不是曾经的坚强，而且妩媚和柔情。他穿着一条在远东订做的旗袍，旗袍是贴身的，隐约可以看出父亲挺立的乳头。父亲的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红宝石的戒指。原本那里戴的是他的帝国勇士印戒。
父亲和我聊了很多。我俩的话题，与其说是父子之间的对话，不如说是母女俩在谈心。
晚上，父亲拉我和他一起洗澡。我和父亲赤诚相见。
父亲的身体，已经基本上看不出男人的痕迹了。圆润窄瘦的双肩，白皙水润的皮肤，原本的六块腹肌早就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平坦的小腹。父亲的肉棒也萎缩了，大概只剩下十三四岁少年的水平，小巧可爱的点缀在下身。插在父亲肛穴里的假阳具，在着一年里不知道换了几个型号，洗澡时候，父亲从肛穴里抽出来的那个，几乎快要赶上我手臂粗了。
睡觉的时候，花蕊小姐又叫醒了我，隔着房门，我听见，父亲那个少女一样的嗓音动情的喊着：“亲爱的，轻一点，弄疼人家了，啊，不要，那里不可以，要，要泄了，人家要泄了……”
呆了两天，父亲就离开了。临走的时候，父亲算了一下，跟我说，再有3年就可以还清债务了，然后，还能买条船，又可以慢慢回到以前的日子。
能不能还债我不清楚，当时我能肯定的是，我们一家三口，绝对不可能再回到以前的日子了。
时间又过去了三个月。期间，母亲回来过一次，仅仅只扔下了一笔钱，就好像迫不及待一样又回去了。我隐约听到，她身上似乎有铃铛的声音。
父亲托人给我带了一些远东女人的用品回来。从化妆品到日常保养，甚至连情趣用品都有。他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字体非常秀气。[更&多、更全小~说漫画视频账号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几天后，X666年4月1日，我的16岁生日。陪伴我的，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只有那一抹如同阴影一般的倩影。已经完全女装生活的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取得一个真正的女人身份。
取得女人的身份，除了容貌和性趣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证件，能够在别人怀疑你女人身份时候，拿出来甩在他脸上，然后骄傲的说出“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老娘到底是不是女人”。帝国没有身份证，一般而言，是使用各种职业证件作为身份证的。比如，我父亲的骑士证，母亲的文书员证。而对于我来说，最容易拿到的，就是见习姬骑士证。
于是，我就考试进入了圣莉莉丝。
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刚刚进入学院第三天，就被一群男人堵在厕所里轮奸了一整天。看着飘过去捡起钱，又轻轻一口气将上面沾的精液全都吹成飞灰的花蕊小姐。我苦笑着支撑起身体，“快要到寝室关门的时间了，得快点。”
花蕊小姐将钱塞进我残存的衣服口袋里，对着我笑了一笑，消失在空气中。她理解我，知道我不想要她治疗身上的伤痛。毕竟，这是我作为一个女人魅力合格的证明。
